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欹器的魅力
张杰民

春秋时期， 鲁桓公的座位右
边总是放着一个欹器，又称“宥坐
之器 ”，专门用来警醒修身 ，类似
于今天我们说的 “座右铭”。 对于
鲁桓公的功过是非， 我们不予评
说，但是作为一个君主，能够如此
严格地要求自己，已属难得。 鲁桓
公死后， 国人为他建造庙堂时也
没忘记将此器皿放入庙堂之中供

人祭拜。
欹器，呈梭形，不能竖立，中间

部分有两耳，以绳穿之，悬于两杆
之间。 关于欹器最早的记载，可见
于战国时《荀子》一书《宥坐》篇。有
一次， 孔子带着学生到鲁桓公庙
里朝拜，见到这种器皿，觉得很奇
怪， 就问守庙者：“此为何器？ ”守
庙者告诉他：“此为宥坐之器。 ”孔
子曰：“吾闻宥坐之器， 虚则欹，中
则正，满则覆。 ”于是，就让学生取
来水倒进欹器。 果然一切如孔子
所说， 倒了一半水时欹器就端正
了，装满了水后欹器就翻倒了，倒
空了水它又倾斜了。 孔子感慨道：
“唉 ， 怎么会有满了而不倾覆的
呢？ ”当弟子子路请教他有无保持
“满”的状态的办法时，孔子又借题
发挥说，只有做到智高不显锋芒、
居功而不自傲、勇武而不怯懦、富
有而不夸显， 谦虚谨慎、 戒骄戒
躁，才能保持长久而不至于衰败。

这段关于孔子观 “宥坐之器”
的记述， 所阐发的道理是十分深
刻的。

“虚则欹”，让我们想到人生中
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挑

战，总会遭遇一些挫折和失落，当
我们感到空虚和迷茫的时候 ，很
容易失去平衡，失去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以乐观的心态去应

对，从中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和提
升自己，并发愤图强，以便更好地
应对未来的挑战。 有首歌曲叫《阳
光总在风雨后》，苏东坡有一句诗
是 “一蓑烟雨任平生 ”，都说明了
一个道理： 没有面对困难和挑战
的精神，就不会有成功的喜悦。 所
有的光鲜背后都是无数的苦熬 ，
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只有
经历坎坷，才能成就辉煌。 挫折于
我们而言，只是成功的垫脚石，人
生也正因有了它的存在， 我们才

会变得更加强大和优秀。
“中则正”， 启示我们坚守原

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孔子
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 你的学生
子张和子夏哪个更贤明一些？ 孔
子说， 子张常常超过周礼的要求，
子夏则常常达不到周礼的要求 。
子贡又问， 子张能超过是不是好
一些？ 孔子回答说，超过和达不到
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在处理人
际关系和处世方面，要适度、平衡，
保持中正平和， 避免极端和偏激。
只有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适当的决

策和行动，做到恰到好处，才能达
到更高的境界。

“满则覆”，教导我们万事都要
适可而止，切不可过分，骄傲自满
必然导致损害和失败。 古往今来，
锋芒毕露者难赢， 克己让人者易
得。老子曾以江海作比，告诉人们：
百川之所以投奔江海，正是由于江
海处在低下的地方。 地低则成海，
人低便成王。 一个有智慧的人，往
往处事低调， 宁可处于不高的地
位，也不过于热衷名利，日常生活
宁可稍有欠缺，也不苛求完美。 若
不懂隐忍退让， 纵使能力再强、智
商再高，也难免事与愿违、风摧流
湍。 所以，为人处世，要正确认识
自己，常怀忧患意识，尽量多几分
低调、少几分高傲，这样才能在人
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欹器， 这个看似简单的用具，
通过其特性为人们传递了深刻的

生命智慧， 代表着人们在生活中
的态度， 闪烁着不可泯灭的真理
光芒。 一个不懂得加强道德修养
的人，根基不扎实，就像没注水的
“宥坐”，是会倾斜的；如果经常修
正自己、充实自己，就像端正着的
“宥坐”，立于不倒；如果放任自流，
骄傲放纵，过高估计自己，不能反
省，就会像注满了水的“宥坐”一样
翻倒。

社会如同一条船，每个人都是
自己前行的掌舵人。 沉浮于人海
中的你我， 都需要穿越人事纷繁，
我们可以用欹器带给我们的智慧

来引导人生，持“强者”品质，留“弱
者”姿态，注重品德修养，不断挑战
和超越自己，坚定地完成自己的目
标。

少年的麦收
常全欣

岁月不计人间变迁，每一季麦收
都会如约而来。

小满一过，一片片田地慢慢地被
染抹成了金黄色。 “麦秋至”是小满节
气三候之一，虽然正值孟夏，但一个
“秋”字，让乡村麦香氤氲，浸满了丰
收的气息。

80 后的一代， 相信大家和我一
样，关于麦收的记忆，不会感觉到有
多少苦累。 因为当我们成为真正的劳
动力的时候，麦收的机械化程度越来
越高，收割机、脱麦机让农民减轻了
劳累，后来的联合收割机更让麦收成
了一场“快餐”。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
虽然拖拉机代替了牲口碾场，麦收节
奏还很缓慢，但由于我们不是麦收的
“主力军”， 因此关于麦收的往事，想
来都是满满的温馨和幸福。

在收割机、脱麦机这些机械没有
参与麦收之前，造占地二三分的打麦
场，是麦收的第一场劳作。 造场，要先
把适合当作场地的一片麦子铲掉，当
然，这些麦子也到了收割的时候。 再
想办法把地面压瓷实、压平整，这就
是打麦的主战场了。 我们家每年造
场，是先把地面耙平，再泼上水，父亲
找来一堆杨树枝绑在一起，杨树枝上
面再放上一块三角平面石头， 这叫
“落石”。 父亲母亲和哥哥姐姐拉着杨

树枝和“落石”，一圈一圈地走，一遍
一遍地压。 有一年，为了增加重量，父
亲想出好主意，让我坐在“落石”上。
我欣然同意，在缓慢的循环往复的过
程中，我看到他们汗流浃背。 少年不
识累滋味，我觉得麦收是一件有趣的
事情，还一直在后面催促着“快点，快
点”。 坐在“落石”上，看到二哥耍滑，
我告诉母亲：妈，俺小哥把绳子拉弯
了！全家人朝二哥看去，笑了起来。二
哥向我投来不友好的目光， 谴责我
“最享福，还老提意见”。

当结实、光滑 、平整的麦场造好
的时候， 割麦攻坚战打响了！ “春争
日，夏争时”，割麦绝对是麦收中最苦
最累最艰巨的活，也是最不能拖延的
活。 如果说我们家和我大爷家的十几
亩麦子， 都是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割完”的，你相信么？ 我们家有七亩
地，大爷家也有七八亩，那些年，我们
两家“合作”割麦，既融洽了亲情，又
分散了重担，体现出人多力量大的优
势。 “麦收无大小，一人一镰刀”，作为
家族中的“老末”，我也参与其中。 每
一块麦子快割完的时候，母亲和堂嫂
都对大爷、 父亲和哥哥姐姐们说，别
忘了给老小留几棵啊！ 于是，在收麦
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 我拿着镰
刀上阵了。 当我笨拙地把几棵麦子放

倒的时候， 田地里响起了欢快的笑
声。 大人们抹抹额头上的汗，起身伸
了伸早已酸沉的腰杆，拨掉粘在脸上
或身上的麦芒。 “老小恁厉害啊，又割
完了一块地。 ”老霍嫂子的夸奖，让我
兴奋不已。 休息的时候，我也因此总
比大人多吃两个咸鸭蛋。

“芒种忙，两三场”。 打下来的麦
子还要晒干， 地里是晒麦的好地方，
因而麦子也就不马上运回家，需要夜
里看场。我和父亲经常看场。傍晚，父
亲从家里带来被褥。 夜幕即将降临，
父亲在麦子旁边扫出一块地方，铺上
雨布，再铺上褥子。 看场的人并不孤
独，一家接一家的场地上，都有看场
的男劳力。 那年的一晚，父亲因白天
劳累早早入睡，四周静悄悄的，偶尔
能听到村舍里远远传来的几声犬吠。
黑夜笼罩着天和地， 我躺在场地上，
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感觉自己和天地
融为了一体，身体飘了起来，在繁星
中遨游，那一颗颗星星，似乎触手可
及。 第二天晚上，我找来自然课本上
的夏季星空插图， 在夜空中寻找星
星， 无意间找到了张衡数星星的感
觉。 很多年过去了，我与那浩瀚的星
空，再也没有重逢过。

经过十多天的劳作，麦收接近尾
声，垛麦秸垛的时候到了。 为了让麦

秸垛既结实又美观，父亲选择我当他
的助手，站在麦秸垛上踩着递上去的
一团团麦秸，并稍作整理。 这活，我也
乐意干。 家里的大人们把麦秸团成一
堆，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再进行修整，
铁叉一插、用力一举，送到我的面前。
我立即站过去，踩住麦秸，父亲顺势
抽出铁叉。 哪个地方洼了，我告诉父
亲， 父亲就往那个地方增加麦秸，以
保证麦秸垛平整。 麦秸垛越垛越高，
我的视野也越来越宽阔。 麦秸垛垛好
的时候，我站在垛顶，熏风拂面，神采
奕奕，像自己割完一块地的麦一样兴
奋。 往上看，天空瓦蓝，往下看，曾经
一片金黄的田地，又生出一层新绿。

麦收之前，我回到了老家。 站在
金黄的麦田里， 少年时期的收麦场
景，如同一场场老电影，在我脑海中
回放。 想想过去的这些年，从少年成
为青年，再到中年，我们走出故乡的
怀抱 ，在城市寻找梦想 、追求价值 ，
田地 、麦收 、农作离我们越来越远 ，
我们身上有了更多的咖啡味 、 酒精
味、城市味。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无
论待在城里多久，我们的身心，一定
还裹藏着那原始的、浓郁的泥土味、
麦香味。

站在滚滚麦浪前，耕耘朗朗天地
间，愿你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超然台上的明月
王海中

苏轼和弟弟苏辙情谊笃深，已经
六七年没见面了。 如今弟弟远在齐州
（济南）做官，苏轼身在杭州，思念弟
弟，决定向朝廷申请调至密州。

北宋时期， 密州属京东东路，管
辖范围十分辽阔， 虽然没有杭州富
庶，但文脉源远流长，文化底蕴较为
厚实。 对于苏轼来说，密州是一块生
疏之地， 但它毕竟离亲爱的弟弟近
一些。 其实密州生疏与否、 富庶与
否，在苏轼的内心都是一样的，苏轼
内心的政治理想始终是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他在贬谪期间，都能把被
贬之地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杭
州任通判的三年里， 政绩十分突出，
特别是对西湖的治理，使杭州老百姓
能长年喝上干净的西湖淡水。 苏堤
和堤上的六座拱桥及著名的三潭印

月景观都是苏轼主持修建的。 今天
我们还能看到如此美景， 真得感谢
他。

熙宁七年（1074 年）九月，朝廷批
准了苏轼的北调申请。 苏轼带着妻子
和三个儿子，向密州进发。 这一去，成
就了苏轼的伟大，让中国文学史上有

了光照千秋的一页。
苏轼个性直率，说自己 “愚不适

时， 难以追陪新进”， 抵制王安石变
法，遭到冷遇和排挤，于是踏上了漫
长的被贬谪之路， 一生跌宕起伏、颠
沛流离。 但政治上失意的苏轼寄情山
水，阔达的心胸更激发出豪情，人生
境界不断提升。 在密州，他寻到了人
生的价值和意义。

苏轼早行夜宿，一路北行 ，终于
到达密州。

苏轼到达密州后，所任官职是知
密州军州事，就是密州的行政及军事
“一把手”。 苏轼下车伊始，立即投入
工作，制订方案，治理当时较为猖獗
的“两患”，人患（盗患）和蝗患。 面对
“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
望萧然”的蝗灾，苏轼整天忙于田间
地头，并上书朝廷，为密州人民免租
减税，得到了百姓的赞扬和拥护。 一
年后，苏轼带领密州人民终于迎来了
灭蝗之后的第一个丰收之年。 “胸怀
黎民”的苏轼颇感欣慰，于是，那颗沉
寂的心又打开了，他在密州写下了那
首真正意义上的豪放词，写下了那首

缠绵悱恻的悼亡词，还有那首气象万
千的明月之诗。 从此，密州便有了一
轮最明亮、最清澈、最浪漫的明月，这
轮明月， 永远生长在那座台子上，让
我们陷入无际的遐想。

苏轼对明月有着无限的情怀，他
把明月看成知己，向明月倾诉构成了
他人生感情的最重要的依凭。 他在密
州的第二年， 决计扩建一处高台，在
“香雾空蒙月转廊” 的境界中沉淀自
己的真实生命体验。 经过测量和设
计，台子很快建好了，他想让亲爱的
弟弟给台子起个名字，便去信给时任
齐州掌书记的弟弟苏辙。 苏辙从《道
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一句中
获得“超然”一名。 苏轼大喜：超然台，
还是子由最理解我啊。 “惟所往而乐
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是啊，
苏辙太理解兄长了。 超然，超然物外，
不役于物，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 让一颗落有尘滓的心得到清
洗，这正是苏轼“也无风雨也无晴”式
的豁达啊。

超然台筑成的第二年，熙宁九年
的中秋节，苏轼和挚友携酒登上超然

台。
众人皆醉我独醒。 那轮明月照进

了苏轼的心灵，苏轼和明月从没有像
当时贴得这么近。 苏轼向明月倾诉，
他拥抱着子由，拥抱着挚友，拥抱着
天下所有离分之人。 他的那颗心，一
片通透，无尽逍遥。 所有的烦恼、所有
的得失、所有的欲念……一瞬间都被
洗净。 密州的明月，如同清澈的水，荡
涤着苏轼，他高举酒杯，奋激问月：超
然台上的明月啊， 你才最懂我的心
啊。 不朽的声音，向四周传诵：明月几
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
夕是何年……

苏轼怀揽超然台上的明月，超脱
一切束缚，成为无任何羁绊的自由神
灵，轻盈地飞上月宫。 是呀，天上的明
月有圆有缺，但他内心那轮明月却永
远朗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是他向明月最好的表白，更是他胸怀
苍生的祈愿。 苏轼在密州完成了自己
的超越，他内心的明月朗照，把自己
生命的空间照耀得通透清澈。 从此，
一个高大的苏轼，走进中国文学的深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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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老子（外一首）

戴俊贤

二月十五的月亮又大又圆

您伴随着明月降临人间

集神话传奇于一身

在时空里光耀了 2595 年
故里鹿邑的乡亲每年都把您

祭拜

从二月十五到三月十五的

庙会

香火环绕延续数千年

太清宫内人海如潮

男女老幼接踵摩肩

从和光同尘的慈祥中

感觉您就是一位忠厚的长者

正坐在我们对面

以《道德经》纵论天下
进行着倾心的交谈

您被尊为道家学派创始人

以开山之功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园地

构筑起不可逾越的高山

您成为世界文化名人

站立在道德智慧的制高点

思想家 哲学家 文学家

还有更多的皇家桂冠加冕

李姓以您为始祖

开枝散叶生息繁衍

您最富有

掌握着价值无量的道德 “仙
丹”

您最尊贵

思想学说能够世代相传

您最强大

后世子孙如海纳百川

面对博大精深的《道德经》
我读懂了什么是永恒和永远

夜

不知是夜借光睁开了眼睛

还是光把夜捅了个窟窿

天地间进行着一场特殊的

博弈

光赢得了暂时的胜利

用灯光的辉煌逼退了黑夜

运用亮化为绿化美化增光

添彩

让诗意的栖居地变成了不

夜城

每当夜晚都要上演灯光展览

真正的溢光流彩万紫千红

色彩的多样变幻莫测

光辉的美丽用任何语言都无

法形容

霓虹灯 灯光秀令人着迷

疑心误入了人间仙境

灯光下车水马龙人流如潮

展示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和

繁荣

夜晚与白天一样蒸蒸日上

前行的步履一分一秒也没有

停歇

是的 是该感谢光

带来了光明

也应该感谢夜

成全了美好的光景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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